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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今年以来，各地促生育政策进入发布高峰期。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就发放“真金白银”育儿补贴这一块，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地

区出台了相关政策，包括地级市、县和区，乃至于云南省等都发布了相关政策。
从已经落地的政策来看，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补贴“大礼包”最为丰厚。5月12日，武汉

东湖高新区发布《按政策生育三孩发放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对2023年1月1日后满足相关
条件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孩可享受育儿补贴1万元，最长可享受至6周岁。
这意味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育儿补贴最高每孩将达到6万元。

从城市来看，发放生育补贴的既包括深圳、杭州、郑州、长沙等千万人口城市，也包括人
口超过900万的济南、沈阳、哈尔滨、温州，此外还有宜春、宜昌、衡水、汉中、黄冈、大庆、攀枝
花、荆门、丽水等地。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经有17个地级市宣布发放生育补贴。

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史薇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相继推出
育儿补贴，地方政府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一次性或分次发放给生育家庭。此举一方面是为
了从经济上减轻老百姓在孕育、生育、养育、教育“四育”上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多重压力，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在新的人口发展形势下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

多位已婚女性对记者表示，即使是相对丰厚的育儿补贴，相对高企的养育成本，也只是
杯水车薪。“不会为了一点毛头小利去生育，但是育儿补贴对真的想生育的人来说是锦上添
花。”家在东莞、已婚未育的女性赵婷婷（化名）告诉记者。

千万人口城市加入“补贴大军”

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发放育儿补贴已
经成为很多城市的选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
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
人口9207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
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
然增长率为-0.60‰。

全国人口负增长，很多城市也一样。比如，
2022年，浙江省丽水市全年出生人口1.48万人，出
生率为 5.50‰；死亡人口 1.80万人，死亡率为
6.69‰，自然增长率-1.19‰。

有的城市则在人口负增长边缘徘徊。比如，
浙江温州市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5.8万人，出生
率为6.0‰；死亡人口5.8万人，死亡率为6.0‰；自
然增长率为0‰。四川攀枝花市2022年当年出生
人口7629人，当年死亡人口7381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0.2‰。

这些城市都加入了发放育儿补贴的队伍。以
丽水市为例，2023年1月1日后符合政策生育第二
孩、第三孩的家庭，且该子女落户在丽水市区，将发
放育儿补贴。从孩子出生当月起计发至满36个月
止，最多发放36个月，按照每个月500元予以补
贴。换句话来说，丽水市的育儿补贴为二孩、三孩，
每个孩子最多补贴1.8万元。

不仅仅是丽水。记者发现，浙江省至少有5个
地区都加入育儿补贴的队伍，除了丽水市之外，还
有杭州市、温州市、绍兴市上虞区、衢州市常山县。

以杭州市为例，9月10日正式实施的《杭州市
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怀孕（生产）二孩给予
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产）三孩给予一次性
补助5000元。育儿补助方面，生育二孩的给予一
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0元。换句话说，生育三孩将会获得补助2.5
万元。

记者注意到，杭州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237.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2万人。常住人口出

生率为 7.2‰，死亡率为 5.0‰，自然增长率为
2.2‰。无论是自然生产率还是常住人口增量，杭
州都已经是中国城市中排名靠前的，但仍给予生
育补贴。

拿出“真金白银”促生育的千万人口城市，不仅
仅是杭州。郑州2022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282.8
万人，2023年9月1日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全面启动实施，对
新生儿入户郑州市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
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
补贴。

此外，发放生育补贴的千万人口城市至少还包
括深圳、长沙、武汉（东湖高新区）等。为何千万人
口城市也要进行生育现金补贴？

据浙江日报报道，杭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人口监测数据和调研情况发现，2017年以来，
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
逐年下降，其出生数量减少在出生人口下降中占主
导地位。

杭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调研显示影响
二孩、三孩出生率的主要因素是生育、养育、教育的
压力，因此杭州将育儿补助对象确定为这部分家
庭，通过减轻相应负担来提升生育信心，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不同地方适婚育龄女性接受的文化程度不
同，大城市吸纳了许多年轻人，很多高学历、高收入
的女性，生育可能产生的身体损失、经济损失等机
会成本高，于是选择投身于工作，尽可能晚婚晚育
或者单身甚至丁克。与之对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
女性或者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的机会
成本较低，更愿意生育一孩、二孩甚至三孩。一些
小城市不需要鼓励，生育率仍然持续上升，大城市
即使鼓励女性生育，很多人也不想生、不愿生或不
敢生。”史薇表示。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放“真金白银”生
育补贴的地区数量已经超过20个。不过，这一数
量相对于全国来看，仍然只是相对少数的地区。

史薇表示，目前育儿补贴在我国并不算普遍，

一些城市存在不发或少发现象，之所以如此，与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紧密关系。一般来讲，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城市，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参与生育成
本的分摊，相应地，育儿补贴制度会更加完善，补贴
额度会更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地方政府
能够用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资金有限，自然在育儿
补贴上，补贴的额度更低甚至没有。

应建立成体系促生育政策

“这些政策对我来说其实有跟没有区别不大，
因为政策补贴跟把一个小孩养育成人的总成本来
说其实杯水车薪。”赵婷婷表示，目前还没有生育
计划。

在苏州已婚已育的陈子越（化名）表示，苏州尚
未发生育补贴，但去医院产检可以刷社保医保。“目
前看就算发生育补贴，对我的影响也不大，如果从
怀孕到孩子18岁一切费用都不用我出，那指定多生
几个。”

接受采访的多位已婚女性表示，目前一方面养
育费偏高，另一方面养育孩子与女性工作有冲突。

“生育和养育成本太高了，我从怀孕到生产，产
检费大概两万块，生了以后花销更大，奶粉、尿不
湿、小孩的生活用品都需要大量的钱，小孩还要体
检，吃各种营养品，打疫苗，以后再大点还要上学。
如果是没有当地房产，必须上私立学校，学费就更
贵了。”陈子越说。

史薇指出，从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政策来看，
育儿补贴的确是一个相对普遍的政策。无论是欧
洲的德国、法国还是东亚的日本、韩国，都采取过或
大或小的育儿补贴政策，但效果迥异。日本和韩国
政府均实施生育津贴制度，日本政府制定了从妊娠
阶段至育儿阶段的一系列津贴发放措施；韩国政府
则不断加码生育奖励补贴，颁布了100多项生育奖
励措施。但日本、韩国激励生育的政策均未取得明
显成效。与日本相比，韩国的生育率下降程度更
大、持续时间更长。

“其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1.6、

2000年的1.37、2010年的1.34到2020年的1.3，生育
支持措施并未起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韩国的总
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1.6、2000年的1.5、2010年的
1.17到2020年的0.8，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韩国
的生育支持政策同样没有产生提振生育率的效
果。”史薇表示。

赵婷婷表示，不想生育首先是女性既要上班赚
钱又要生娃带娃，谁也不想为了生育放弃自己的工
作，可事实就是很多女性必须为了生育暂停工作。
如果希望提升生育率，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一
个关键是需要建设好托育，另外就是落实男性陪产
假制度。

“还有对孕妇在职场上可以给一些包容，具体
参考体制内，比如说产假可以休半年，薪资照样发
放，工作岗位也不会被人顶替，但对于企业来说其
实很难做到，因为成本偏高。”赵婷婷说。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托育设施建设。以广
东省为例，2025年广东每千人口至少拥有5.5个婴幼
儿托位，目前一些地区的托育建设正在不断提速。

比如，广州市海珠区在2023年提出了“普惠托
育机构街道全覆盖”的年度目标。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全区实际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共71家，开办
托班的幼儿园共50家，可提供托位6099个，每千人
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3.35。

此外，全国很多地方会给予示范性托育机构补
贴。9月21日，湖北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拟认
定2023年度武汉市示范性托育机构名单的公示》，
公示包含12家机构。根据武汉市规定，被评选为示
范性托育机构之后可以享受政府补贴，每家可给予
10万元补助。

史薇指出，生育不仅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
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地方政府除了可以推出育
儿补贴，从经济上减轻适婚育龄人群的压力外，还
应该具备总体性思维，从经济、法律、社会公平机制
等方面，综合考虑在子女托育、住房空间、教育成
本、税收减免、生育保险、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方
面，出台更多符合实际的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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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超大城市发育儿“礼包”，最多每孩补6万元


